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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太虚的人间佛教思想与近代文化启蒙

王荣国

内容提要：太虚主张佛教的教理应该“有适合现阶段思潮底新形态”。其人间佛教思想正是如此，既是近代文化启蒙思潮的产物，又是这一启蒙思潮的构成部分。太虚倡导的人间佛教是以“人”为本的佛教，表现出对“人”、“人生”的关切；人间佛教还佛、菩萨以“人”的本来面目，廓清了“佛”、“菩萨”与鬼神迷信的界限；人间佛教强调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佛教成为促使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助力；人间佛教强调在人间创造净土，无须在人间之外另求净土，这就使佛教真正贴近现实生活，贴近现实社会。这些主张体现了与文化启蒙思潮的一致性，是文化启蒙在佛教领域的延伸与拓展表征，同时也是太虚对传统佛教向(近)现代佛教的创造性转换所作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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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法师是中国近代名僧，也是著名的佛教改革家、社会活动家。处在整体性剧变的近代社会​[1]​，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构成部分的佛教不可避免地要面临冲击与挑战。面对佛教的这一困境，太虚法师反对一成不变，抱残守缺，反对“执死方以医变症”，主张“佛教的教理，是应该有适合现阶段思潮底新形态。”​[2]​文化启蒙是中国近代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思潮。太虚的人间佛教思想是在近代文化启蒙思潮发展的背景下产生与出现的，也就必然与中国近代文化启蒙精神相契合。现谨陈浅见以就教于方家。
中国封建的专制集权制到了宋明时期已达到了巅峰造极的境地，而程朱理学则从思想文化领域提出要“存天理，灭人欲”，表现了对“人”的极大漠视，并造成对“人性”的抹杀。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进步知识分子在进行文化启蒙时，对此展开批判同时张扬“人”与“人性”。太虚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就体现了对“人”的关怀。太虚法师提出“人间佛教”思想之前，倡导的是“人生佛教”。太虚说：“‘人生佛学’者，……从‘人生’求其完成以至于发达为超人生、超超人生，洗除一切近于‘天教’、‘鬼教’等迷信；依现代的人生化、群众化、科学化为基，于此基础上建设趋向无上正遍觉之圆渐的大乘佛学。”​[3]​可见太虚主张的“人生佛教”，注重“人”，以“人生”为出发点，以“现代的人生化、群众化、科学化”为基础试图建设新的大乘佛学。太虚在《人生佛教之目的》中也说：“旧行之佛教，厌离现实人生之心切，每重求后世之胜进或无智生寂灭……每与现实脱节，不能圆显佛法之功效。今倡人生佛教，旨在从现实人生为基础，改善之，净化之”。​[4]​1934年，太虚法师发表《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一文明确提出“建设人间佛教”的主张。那么，“人生佛教”与“人间佛教”是怎样的关系呢？太虚的学生印顺说：“我们应继承‘人生佛教’的真义，来发扬人间的佛教。”​[5]​说明“人间佛教”与“人生佛教”有着一以贯之的“真义”。笔者认为，其“真义”就是对“人”、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可以说太虚的“人生佛教”是其“人间佛教”的思想基础。事实上，无论是“人生佛教”还是“人间佛教”从根本上说都是以“人”为本的佛教，诚如有的论者所说：人间佛教，顾名思义，便是要把佛教引向现实人生中来，倡导“人本佛教”，要佛教为现实服务。​[6]​因为封建时代的传统佛教关注人死后之事，忽视对现实中“人”、“人生”的关怀，人生佛教、人间佛教则相反，表现了对“人”、“人生”的关切。这与近代资产阶级文化启蒙对“人”的张扬是一致的。
清除封建蒙昧主义是近代文化启蒙的主要任务。封建鬼神迷信是封建蒙昧主义的主要表现。封建社会后期，由于中国佛教的民间化，造成佛教与民间诸神信仰相混相杂的现象，使佛教笼罩在鬼神的迷雾之中。与此针锋相对，太虚法师张扬人间佛教。他指出，“佛菩萨不是鬼神”。​[7]​太虚在《人生的佛教》中说：“以合理的思想，道德的行为，推动整个的人生向上进步、向上发达，就是菩萨，亦即一般所谓贤人君子；再向上进步到最高一层，就是佛，亦即一般所谓大圣人。故佛菩萨，并不是离奇古怪的、神秘的，而是人类生活向上进步的圣贤。”​[8]​其后，他在《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中说：“佛是天竺——印度——的话，此云觉者，与中国圣人的意义略同。故佛非宇宙万有的创造者，亦非宇宙万有的主宰者，乃是宇宙万有实事真理的觉悟者”。就是说“佛”并不是宇宙主宰者与造物主，亦即神灵，而是觉悟了宇宙真理的圣人。太虚又说：“菩萨，……梵云菩提萨埵，此翻为求觉的有情众生，即随佛修学、立志成佛的佛弟子”。​[9]​就是说，菩萨是“求觉的有情众生”，是立志成佛的佛的弟子。显然，在太虚法师看来佛、菩萨都是人，只不过是比普通人富有智慧与觉悟。太虚说，如果信佛“不明佛之真相，虽信佛教亦不是真信”，“佛是使人觉悟而趋向光明的指导者。”普通人以为菩萨就是偶像，其实并不是这样，而是“求觉的有情众生”，“皆与普通所谓鬼或神不同。”信佛、菩萨不是信鬼神。“普通人信佛菩萨，以为是同鬼神一样的，这是大大错误的！”​[10]​可见，太虚法师拨开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笼罩在佛、菩萨之上的鬼神迷信的迷雾并进行重新解释，还佛、菩萨以“人”的本来面目。近代资产阶级文化启蒙强调人道主义、人性，破除封建迷信，破除神性。而太虚法师的前述主张从佛教自身入手剖析鬼神，并廓清佛教的“佛”、“菩萨”与鬼神之间的界限，与近代资产阶级进步知识分子在文化启蒙中对封建鬼神迷信的剖析相比较，自其有深刻之处。
在太虚的人间佛教思想中，佛、菩萨都是“人”中有智能与觉悟者，与此相应，在他看来佛教不是神教也不是鬼教。太虚法师指出：“佛教到中国，虽近有二千年的历史，差不多穷乡僻野，都有佛教，而于佛教的真相，却犹不能明了”。​[11]​的确，在民间，人们既然将佛、菩萨视为鬼神，也就不可能真正明了佛教的真相。太虚说：“佛教，并不脱离世间一切因果法则及物质环境，所以不单是精神的；也不是专为念经拜忏超度鬼灵的，所以不单是死后的。在整个人类社会中，改善人生的生活行为，使合理化、道德化，不断的向上进步，这才是佛教的真相。”​[12]​他又说：“佛是圆满觉悟已远超于彼岸，即是已能自觉觉人”者，“将佛亲自所觉悟的道理，如实说出来，而使人也依之去行，便是佛教。”​[13]​显然，太虚法师认定佛在人间，佛法是佛在人间的教化，佛教是人间佛教。
太虚法师要建设的人间佛教极力排除后代佛教宗派法派的影响。他说：“吾不为一宗一派之徒裔”，主张力行菩萨道，直学佛陀，以佛陀为导师。​[14]​“中国向来代表佛教的僧寺，应革除以前在帝制环境中所养成流传下来的染习，建设原本释迦佛遗教，且适合现时中国环境的新佛教”​[15]​人类的思想文化史上，大凡处于文化变革时期，为了建构新的文化，往往要寻求原创性的思想家与思想资源。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的“文化轴心”的时代。在这一时代，古印度诞生了释迦牟尼、中国诞生了孔子、老子等。这些人被称为原创性的思想家，其著作被视为文化“元典”。释迦牟尼就是佛教原创性的思想家，其教义是佛教文化的元典。太虚法师追寻原始佛教的本来面目，破除将佛陀神灵化的迷信而崇拜佛陀人格教化，体现了对佛教原创性思想家及其思想的回归，在佛教领域表现出与近代文化启蒙思潮一致的思想内涵。
与关注“人”、“人生”相应，人间佛教也关注现实生活，这是对“人”的关切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太虚法师指出：“向来之佛法，可分为‘死的佛教’与‘鬼的佛教’。向来学佛法的，以为只要死的时候死得好，同时也要死了之后好，这并非佛法的真义”。​[16]​他说：“今后佛教应多注意现生的问题，不应专向死后的问题上探讨。过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后则应该用为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17]​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他先倡导人生佛教，后来又明确提出建设人间佛教。太虚说，人间佛教不是教人离开人类去做神做鬼，或者都出家到寺院山林里去做和尚的佛教。“人间佛教，并非人离去世界，或做神奇鬼怪非人的事。”“人间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太虚指出，佛法并非教人隐遁现实社会，教人不做事，去享受清闲的生活，而是教人应该对于国家、社会知恩报恩，所以要每一个人都要谋正当职业，如农、工、商、学、政、法等。不应当谋不正当职业，“发生害命，败坏社会风俗等”之类的事是不可以做的。显然，太虚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教人要对社会、国家有积极意义。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因世人的需要而建立人间佛教，为人人可走的坦路，以成为现世界转变中的光明大道，领导世间的人类改善向上进步。”​[18]​
太虚法师还对“学佛”作了与前述思想相应的解释。他在《人生的佛教》中说：“学佛，并不一定要住寺庙做和尚、敲木鱼，果能在社会中时时以佛法为轨范，日进于道德化的生活，就是学佛。”​[19]​后来，他在《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中又说：“学佛不但不妨碍正当职业，而且得着精神上的安慰，做起事来，便有系统而不昏乱，在平常人做不了的事，若学佛就能做了。明白这种道理，佛法不离世间法，所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若能如此学佛，方称为真正学佛。”​[20]​太虚法师还发表《职业与志业》一文强调说，“一般广泛的佛教徒”不要存学了佛不做事的念头，“要一方面勤于职业，一方面研究佛法。”据说此文造成很大的反响，“当时有过一班职业青年组织了佛教利济会，曾作过热烈的运动。”​[21]​不仅如此，太虚法师还主张僧人可以适当参加工作。他在《海潮音》上发表《人工与佛学》一文说：“僧众对于资生事业，在不违背佛法原则上，都可以工作，不妨仿效半工半读的性质，并引百丈禅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劳作精神，证明我们要以自己的劳力取得工资，把剩余的时间来研究实行高深的佛学。”​[22]​可见，太虚法师的人间佛教主张是试图将出世的传统佛教改造为积极入世的佛教，成为促使社会进步的一种助力。从事文化启蒙运动的进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关注现实生活，参与现实生活。应该说，太虚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中所表现的积极进取精神与的近代新文化启蒙所表现的积极进取精神是一致的！
“人间净土”是人间佛教思想中一种理想而美好的社会(或世界)蓝图。太虚法师批评那些为了逃避现实而修净土者。他指出：“近之修净土行者，多以此土非净，必须脱离此恶浊之世，而另求往生一良好之净土。然此为一部份人小乘自了之修行方法，非大乘的净土行。”​[23]​他说，这与有些人认为中国的环境不好而“艳羡美国之丰乐”要求脱离中国国籍欲加入美国籍没有什么两样。太虚法师认为，造成这种想法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人意志薄弱，也可能与他们不明了佛教净土的所以然之理有关。然而，一切事物无不从众缘时时变化的，而推原事物的变化，其出发点都在人们“各有情之心的力量”。既然“人人皆有此心力，即人人皆已有创造净土本能，人人能发造成此土为净土之胜愿，努力去作，即由此人间可造成为净土，固无须离开此龌龊之社会而另求一清净之社会也。质言之，今此人间虽非良好庄严，然可凭各人一片清净之心，去修集许多净善的因缘，逐步进行，久之久之，此浊恶之人间便可一变而为庄严之净土；不必于人间之外另求净土，故名为人间净土。”​[24]​应该说，太虚法师这一“人间净土”社会思想的提出才真正使佛教贴近现实生活，贴近现实社会。佛教才真正有可能走出鬼教、神教迷雾的笼罩。更重要的是它解决了将佛教的终极关怀从彼岸搬回此岸的理论问题，使佛教在理论上实现了由传统向(近)现代的创造性转换，而这一转换与中国近代历史与文化发展的走向是一致的。
总而言之，太虚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既是近代文化启蒙思潮的产物，又是近代文化启蒙的构成部分，是文化启蒙在佛教领域的延伸与拓展表征，同时也是对传统佛教向(近)现代佛教的创造性转换所作的思考。尽管由于当时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太虚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未能得到充分的实践，但他为中国佛教变革确立了正确的走向，后人正是沿着太虚法师的人间佛教路线进行新佛教的建设，而太虚法师为建设“人间佛教”特别是“人间净土”所作的各种思考至今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2001年10月16日，在福建省漳州南山寺“21世纪人间佛教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相继刊于《南山之光》，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2年9月；闽南佛学院编《闽南佛学》〈集刊〉第一辑，岳麓书社200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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